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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伦马特代表作《物理学家》复排上演
本报讯 在中瑞建交75周年，瑞士剧作家、小

说家迪伦马特逝世35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话剧

院出品、复排的话剧《物理学家》日前在京上演。

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物理学家》，以三

位天才物理学家被禁锢于精神病院的荒诞故事，

探讨科学伦理与人性的问题，是迪伦马特最具现

实批判色彩的代表作之一，曾于2008年被国家

话剧院搬上舞台。时隔17年，作为国家话剧院反

法西斯题材及红色题材系列演出中的首部新作，

由王剑男再度执导复排的《物理学家》，用荒诞戏

剧的外壳，更加大胆地挑战黑色幽默，以“悬疑+

喜剧”的方式解码故事，深入挖掘作品背后的反

战主题，让经典扎根当代。

舞美设计方面，该剧以直径五米的三叶扇装

置作为核心意象并对应三位物理学家。演出中，

装置依情境变速旋转，搭配高对比度的舞台配

色、几何光影与金属构件等，营造出充满戏剧张

力的舞台空间。灯光设计则利用色彩等手段挖掘

作品中的情绪逻辑，戏剧性地表现剧中人物的内

心世界，并通过视觉隐喻效果致敬原著、强化作

品的当代主题。 （路斐斐）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鲜血与生命凝

就的抗争史。无论暗夜多么浓重，冰层如何坚

硬，总有人用热血和豪情划破长空，刺碎坚冰，

留下永恒的岁月绝响。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

滨》（编剧杨硕，导演钟浩）就讲述了一个正义

与邪恶较量的故事。中国人对侵略者的反抗、

对和平的渴望，化作历史褶皱中的星火，在舞

台勃发出灿然的光亮。

该剧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的同名小说。

小说曾以广播连播形式先后在108家广播电

台播讲，拥有百万读者和几亿听众。根据小说

拍摄的同名电视剧于1984年播出，盛况空前。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同名音乐剧在尊重原著基

础上进行重新建构和提炼，将历史与情感创意

性地投映于舞台，致敬所有在黑暗中点燃星火

的人，让信仰和无畏穿过尘封的历史帷幕，与

时代精神相互激荡。

剧作讲述1934年伪满统治下的哈尔滨，

日伪政府一方面试图笼络民心，维护地方稳

定；另一方面疯狂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及抗日

力量，敌我双方进入斗智斗勇的生死相搏阶

段。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是一位儒雅

的教书先生，也是中共地下组织“反日救国会”

的成员。随着副校长日本人玉旨一郎的到来，

王一民的对敌工作陷入重重困局之中。玉旨一

郎渐渐觉察了王一民的真实身份，但热爱和平

的他逐渐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所感

动。在波诡云谲的敌我较量中，一场关于正义

与邪恶、信仰与爱情、忠诚与背叛的传奇故事，

在哈尔滨轮番上演。

全剧主线清晰、戏剧焦点集中，融入历史、

爱情、谍战等元素，使故事曲折惊险。大幕拉

开，即是1934年春天的哈尔滨，警察宪兵在街

头遍布哨岗搜捕镇压反抗人士，空气中到处弥

漫着紧张气氛。然而冻土之下，种子仍在挣

扎，如同松花江水总有暗流涌动。王一民化身

为刺客“夜幕”，刺杀了关东军大佐、伪满洲国

参事官、哈尔滨维持会长等，日本鬼子高官、要

员对“夜幕”已是闻风丧胆。哈尔滨警察厅开

出了三万大洋的悬赏捉拿价码，由此，日本人

寻找“夜幕”、抓捕“夜幕”，全城百姓想知道谁

是“夜幕”的悬念迭起，舞台上疑云密布。紧张

氛围下，剧作围绕几组人物关系推进叙事。阴

险狡诈的伪满洲国新任参事官玉旨雄一与工

商界名流、爱国人士卢运启；才华横溢的剧作

家、演员塞上萧与满腔热血的女演员柳絮影；

心狠手辣的警察厅长葛明礼与一心钻营投机

的特务科特务秦德林，以及追随“夜幕”、坚守

信仰的中学生罗世诚、肖光义等，不同人物之

间围绕善与恶、黑与白展开暗潮涌动的无声角

逐。哈尔滨地下党与日寇的殊死斗争、日本人

的凶残和抗日人士刺破坚冰、对光明的渴望，

在舞台上激荡起强烈的情感风暴，传递出中国

人的奋勇与不屈。

各种人物关系中，王一民与玉旨一郎的关

系颇为微妙。教员王一民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负

责人，新任副校长玉旨一郎是玉旨雄一的侄

子，一个不问政治、讨厌战争、试图以汉学研究

影响、阻止叔父，却在现实中被迫卷入斗争的

日本人。玉旨一郎来到中国是遵从父亲的遗

愿，想尽可能阻止叔父的侵略行径。他和玉旨

雄一是亲属关系却怀着敌对情绪，他与王一民

既相互靠近，又始终看不透彼此真实一面。危

急关头，他被王一民的坚定勇敢所感染，多次

帮其化解危机，王一民感受到玉旨一郎的正直

善良，感谢他对中国人的帮助和保护，二人彼

此的交集和相向而行，让他们成为特殊的朋

友。然而，当关东军在江北损失了一个联队的

兵力，日满俱乐部成立仪式上30多名日本军

官和伪满洲国的军政要员被炸死的消息传来

时，两人之间爆发剧烈冲突。玉旨一郎责怪王

一民泄露了消息，王一民告诉他：“如果你见过

尸横遍野的战场，流淌成河的鲜血，就会明白

我的坚持和信仰。”当王一民真实身份暴露在

所有人面前时，已被中国人不屈的抗争精神所

感染的玉旨一郎，为挡住叔父向王一民射来的

子弹而身亡。至此，全剧情节和情绪走向高潮，

帷幕在王一民对一郎的大声呼喊中徐徐落下。

错综复杂而又深邃难解的人情世态，激烈搏杀

中所隐藏的意外变故，对正义与和平的由衷向

往与追崇，为作品带来同类题材深度挖掘的别

致路径。友情、恋情、同学情、师生情、爱国情在

剧中彼此交融，无数人的青春理想、热血澎湃

与时代洪流相互交集，王一民、玉旨一郎等众

多人物形象被塑造得鲜明可感。

该剧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以灵活多样的

音乐和艺术手段，展现了人物的细腻情感与题

旨的深刻内涵。音乐歌舞与戏剧元素有机融

合，在情节吸引和演员戏剧表演推动下，音乐

舞蹈和形体表演带来中西结合的叙事新景观，

现代、青春，声情并茂、荡气回肠。26首新创插

曲，古典、民族、流行等音乐元素并用，同时加

入东北民间曲调，展现了不同人物的各自立

场，也彰显了演员不凡的演唱功力。《茫茫夜》

《传奇人物》《他的目光》《无声的较量》《樱花与

茶道》《爱情与信仰》《正邪之道》等唱段，以独

唱、二重唱、三重唱、合唱、帮唱等多种形式，个

性鲜明又风格统一地表露人物心迹、揭示环境

氛围、强化戏剧冲突，音乐语汇围绕主线和主

要人物，将情节和人物步步推进，形成一咏三

叹的表达效果。舞台上“多功能人”的设置新颖

独特，起到烘托氛围、突出节点的作用，他们既

是剧中人又是旁观者，既参与叙事也会跳脱剧

情，载歌载舞、贯穿首尾，丰富了音乐剧的表意

空间。

该剧舞美设计厚重大气，年代感与现代意

识碰撞交融，“夜幕”的隐形和造型设计，同一

空间、不同阵营人们的不同心境，都被勾描得

形象细腻。剧中时空被巧妙地压缩或放大，富

有写意性的背景设置和调度处理，都让冰层之

下的理想信仰化作一首激情之歌，在黑夜中昂

然绽放。剧作的高潮部分，卢淑娟问王一民：

“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让无数人，还有你，这样

毫不畏惧，一往无前？”王一民的回答成为全剧

理想信仰的精到阐释——因为我们心中的花

园太美了，那里没有奴役，没有战争，衣食无

忧，人人平等，相敬如宾，白头偕老，丁香绽放，

永不凋零。这是诗一样的情怀，是暗夜里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由衷向往，也是无数人不惧牺

牲、前赴后继的内在情感动因。作品用当代审

美诠释时代精神，以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气势磅

礴的舞台呈现，让一座被残酷历史和枪声撕裂

的城市，留下一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记忆，凸

显了一座城市的风骨，再现了一个民族的坚定

信仰和一个时代的非凡气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

解放战争，中华儿女的抗敌身影已化成永恒

的精神图像。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对原

著进行新开发，挖掘人物的内心波折、展示情

节的跌宕起伏，将一段冰雪与热血交织的历

史，进行了具有传奇性的青春化表达，使作品

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尊重历史、致敬先烈的

创作尝试，为抗战题材经典作品的改编打开

了新天地。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高级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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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不完的曹禺，演不尽的《雷雨》。”前不久，

舞剧《雷雨》作为曹禺《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纪

念特别版首次在京亮相，以肢体语言构织出镌刻

于中国戏剧史中的那个雷雨夜。作品以舞蹈为媒

介重构的舞台文本，延续着《雷雨》作为戏剧经典

的“演不尽”，也实现了属于舞剧自己的“讲不完”。

而这种“讲不完”的无限性，很大程度上依托于

“诗”的无限性。

诗性表达的创造与追求

曹禺曾在关于《雷雨》创作的自述中写道：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

丽的，但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诗

性是《雷雨》文学母本的原始追求，这样的追求在

对其进行跨媒介转化时能多大程度地被延续和

创造？这对于舞台艺术改编创作而言，都是莫大

挑战。

以肢体语言说话的舞蹈本来是最富诗性的，

但舞剧创作中的舞蹈往往因为要承担叙事功能

而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诗性，或者说难呈诗性。因

为讲好一个故事是舞剧必须要完成的功能性表

达，也确定了舞剧“剧”的逻辑根本，而舞蹈“长在

抒情、拙于叙事”的特性，便成了舞剧编创一直在

寻求突破却也最难克服的“本体难关”。

写实或写意及其比重，是舞剧叙事首先要做

出的关键选择之一，而如何选择和平衡，往往也

决定着作品的诗性空间。在笔者看来，中国舞剧

过多依赖写实叙事，导致舞蹈时常要以哑剧化表

演承担舞蹈的“叙事之重”，这样一来，舞剧不仅

以繁重的舞蹈肢体语言填满了观众的视野，也因

对每个动作都赋予表意功能而扼杀了“言有尽而

意无穷”的可能。如果直白的语义表达仅给观众

提供所见即所得、看山即是山的信息，形成的便

是浅显直给的“图解”。甚至有的舞剧以一屏文字

说明对应一幕舞蹈演绎，让演出沦为简单无声的

“看图说话”。换言之，当所有可能的想象空间充

斥着写实表达，从有限向无限延展的可能性便被

切断，诗性自然无从谈起了。

文学经典的舞蹈化改编，其文本的“已知性”

让舞剧可以充分自由地施展舞蹈表达。但改编经

典是一把“双刃剑”——拥趸的热情以及作品内

容了然于心的亲近感，也赋予了创作更高的审美

期待。由此而言，该剧善于且努力运用有利之

“刃”——利用基本剧情观众已有普遍认知的优

势，着力写意表达，扬舞蹈抒情之长，深入表现人

物的爱恨嗔痴、命运纠缠及其背后的生命隐喻。

幽暗的舞台中央，一座巨大的“跷跷板”静静

矗立。侍萍独坐其上，随着灯光渐次亮起，蘩漪、

周萍、四凤、周冲、鲁贵、鲁大海和周朴园依次落

座。他们的无声角力，让天平在命运的砝码间摇

摆——仅仅这开场一幕便极具象征意味，以寥寥

几笔勾勒出一幅以侍萍为“支点”、静中有动的人

物关系图谱，开启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想象空间。

诗性的本质是一种凝练的超越。舞蹈的诗性

实现，考验着身体突破现实束缚、抵达精神彼岸

的能力。简单的序篇画面，八位主要人物似乎被

抽象成八个字符，原作中那些绵密的对话、细腻

的情感被解码为身体的流转甚至呼吸的开合，当

日常经验被提炼、蒸馏后呈现为生命或情感的本

真状态，便打开了舞蹈通往无限的诗意空间。可

以说，以这八个字符不断地变幻组合为灵魂，这

部舞剧真的舞出了“一首诗”。

舞蹈本体的探索与回归

不同于原作在传统古典戏剧基础上采取的层

层递进的线性叙事，以侍萍为中心，舞剧将高潮前

置。所有人物关系与矛盾在序幕中便如雷暴般倾

泻而下，将那个注定走向毁灭的雨夜提前呈现。当

人性的伪饰被彻底撕碎，侍萍在死亡阴影中的凝

望，成为回溯往事的起点。通过《闹鬼》《喝药》《混

战》《贵客》《春梦》《造孽》《郁热》《困兽》八个篇章

的铺陈，舞剧以肢体语言重新诠释了这场宿命般

的悲剧。最终，当侍萍蓦然回首，舞台重归寂静，留

给观众的，是对生命的永恒叩问。

该剧在探索经典文学文本“身体转译”的尝

试中，所追求的不是对原作的复刻或简化，而是

借身体构织的再生文本实现深度再创造，努力揭

示出文字之下更为原始的情感流动，从而以舞蹈

的本体语言，开辟经典重释的新维度。

剧中，现代舞自由的身体互动，在看似无序

的接触与碰撞、推拒与吸引中，潜藏着戏剧文本

规约的秩序。这里有周萍与蘩漪的双人舞展现道

德重压下的崩溃；周萍与四凤的双人舞释放禁忌

之爱的激情；周萍、蘩漪和四凤三人舞书写渴望

拥有却注定失去的纠缠；侍萍沉静内敛的独舞诠

释的克制与隐忍；周朴园体态威严的独舞具象化

的专横和冷酷……以侍萍为情感风暴中心，八个

人物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以及强烈的戏剧性，为

剧中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群舞提供了

顺理成章的起舞逻辑，为舞蹈本体创造提供了最

大化的表现空间，让舞与剧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无论是序篇复调式群舞，还是所有章节中

的多个舞段，都既可以是一段复杂情感羁绊的

横切面，也可以是人物彼此间命运的恒久纠葛，

让《雷雨》这个将复杂情感极致化的经典文本既

具象化于身体表达，又抽象化于舞蹈演绎。这样

的舞段，可以从人物之间肢体分合缠绕中对位

品悟，亦可以根本不必去对应人物，只基于对这

一悲剧先在的认知，去感受和想象那样复杂的

情感扭结。借此，该剧将情感诠释既赋予舞蹈演

员的身体叙事，也交给观众去完成情感想象。有

限的文本由此蔓延成无限的意蕴。

《雷雨》的文学基底、矛盾提炼、前置的高潮

和写意表达，拓展了戏剧的可舞性，给舞蹈本体

的回归与展现创造了充分而宽广的施展空间，让

舞蹈编创技法尽显，也让极致的肢体语汇的演绎

合理化了。

对经典永恒性的渴望与抵近

曹禺曾说：“因为这是诗，我可以随便应用我

的幻想，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所以在许多幻

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

能不把这件事推溯，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

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

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及《尾声》。”如其所述，

在曹禺这里，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爱德华·布洛

强调的“心理距离”之于审美经验的重要作用，是

借序幕和尾声帮助观众实现的。而舞剧《雷雨》却

反向而行，切掉了原作序幕和尾声，用舞蹈本体

的创造来追求经典的审美和思想的永恒价值。

若说着重写意表达和诗性探索有助舞台呈现

通往意义的无限性，那么，该剧新创的“第九个人

物”伊卡洛斯则通过审美距离的经验生成通达了

精神的永恒性。希腊神话中这个被后世赋予多重

象征意味的超现实元素被援用于剧中，成为目睹

一切的“命运之眼”。这一意象创造以“他者”的审

视视角，将对个体悲剧的聚焦引向对人类命运的

普遍观照。

由此，如果说《雷雨》是一首诗，那么伊卡洛斯

就是诗之眼，他让该剧在超越原作情节叙事及其

指向的时代叙事中，达成了与当下的对接。从这一

角度来看，伊卡洛斯不啻一个让舞剧从有限的故

事走向无限哲思、让观众可以“入乎其内”亦可“出

乎其外”的精神引领者。

虽然这一角色设定，在一些专家看来“稍显跳

脱”，但其为全剧奠定的表现主义内核，恰恰凸显

了作品“寓言式”的表达追求。比如，剧中仿佛命运

旋涡的环形楼梯横截立面、指向囚禁困顿人生的

窗棂等舞台装置；比如，所有人物服装从最初沉闷

和忧郁的“雷雨蓝”，逐渐变为体现每个角色性格

和命运的“专属色”，进而变为喻指所有人“回归本

真”的“裸粉色”；又如，舞台上黑白剪影映射出的

似他们又非他们、似个体亦为众生的写意形

象……如此，诸多舞美意象的设置和色彩美学的

运用，彰显该剧渴望突破表象向深层表意的掘进，

进而助力诗性的实现与通达永恒的意义探索。

大幕落下，以八个字符为核心挥洒出的生命

咏叹和命运交响还在激荡，连同诸多意象共同生

成的时代棱镜，映照出经典文本中蕴含的人性困

境与永恒的人生命题。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在其故

事的再演绎中延续并生发新的意义。这或许就是

为什么在尾声那束刺眼的白光中，舞蹈家山翀饰

演的侍萍的驻足凝望会让人感到比阅读文字更

为直观、更具震撼、更有余味——那是舞蹈沉默

的力量，也是诗魂朴素的张扬……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主任记者）

舞剧舞剧《《雷雨雷雨》：》：何以舞出了一首诗何以舞出了一首诗？？
□□乔燕冰乔燕冰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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